
李鵬飛先生出席 - 民政事務委員會 
2004年 5月 27日特別會議 

早上 8時 30分 
 
離開了立法會六年，要返來就要去直選，真係想

不到在今天這樣的情況之下返來。 
 
我今日來到立法會，並非自己的意願，我當然知

道我要尊重各位議員的邀請，我不能不來，有些

事情本來我不想講，但是我亦知道在議事堂絕對

不能講大話，有些有關中國領導階層與我的對

話，請各位議員理解，我要遵守諾言，我是不會

講出來的。今日來並非要令到有些議員頭痕，亦

不是什麼爆猛料，只是有關我停止做【風波裡的

茶杯】的事實的陳述，各位議員可以作出自己的

判斷。 
 
當商業電台蔡東豪與梁文道邀請我出任【風波裡

的茶杯】主持人的時候，他們告訴我鄭經翰會在

5月初離開這個節目，他們希望我可以出任主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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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9月底，我當時的回應是要考慮。其實，我是
回想起去年 8月初港區人大外訪內蒙時，我被中
國領導人教訓過，雖然在內蒙有單獨見面詳談，

但記憶猶新。 
 
在今年 3月北京開人大會議期間，我與我相交多
年的北京朋友們共晉晚餐，他們相告有些人對我

身為港區人大代表又出任時事節目主持人很有

意見，雖然我與他們相識很久，他們確認我在香

港過渡時對香港前途的關注和在最重要的時候

作出重要的貢獻，但是不少人仍然對我主持節目

意見多多，尤其是【風波裡的茶杯】。我坦誠對

這些朋友說中國領導人和他們都應該知道我對

民主政制的立場，我認為民主政制是最公開、最

公平、最公義和最公正的制度，香港要盡早實施

民主，在香港市民要求有民主的境況下，我希望

中央政府盡快制訂出普選時間表，香港人要有目

標，政黨要有準備，這樣才可以共同努力為香港

長期安定繁榮作出貢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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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國內朋友仍然不時要求我要以大局為重，支

持特區政府一切的政策與施政，分歧就在此中間

產生了，所以，今次在我接任【風波裡的茶杯】

主持人之前，我向國內的朋友表達了這個邀請。

我趁喬曉陽副主任來深圳開會時，透過人大秘書

處人士向吳邦國委員長查問我身為港區人大代

表與節目主持人的身份是否有衝突與矛盾？因

為前 2次的經驗對我來說是很清楚，而今次得回
來的答覆亦很清楚，沒有任何衝突與矛盾，我有

一位國內的朋友更認為我主持這個節目較鄭經

翰更為合適，因為我不會謾罵，只會以事論事。 
 
在 5月 3日主持節目之後幾日，我這位國內的朋
友又再次約我見面，但我拒絕了，因為他說是想

談論我主持【風波裡的茶杯】的事，我認為沒有

必要再談，我的立場很清晰，沒什麼可以再談；

我國內的朋友說：『以我們十多年的交情，難道

連朋友都無得做嗎？』。我這位國內的朋友並不

是一般的普通朋友，他在香港過渡之前曾安排我

往中南海與江澤民主席見面；在過渡前，我這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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朋友亦曾要求我安排中央官員與陳方安生在香

港秘密見面，會面之後，陳太去北京訪問。在陳

太提出請辭之後，我當時在北京開人大會議，我

亦被國內的朋友請求我回香港向陳太查問會否

參選第 2屆特區行政長官。我不會亦不可能說出
這位朋友的名字，我只是想引證給各位議員知道

我這位朋友與我有較為密切的關係，他拋出一句

連朋友都無得做嗎? 我只好答應再與他見面，在
會面中，我一再表示我得到中央很清晰的訊息，

就是當港區人大代表與當峰煙節目主持人是沒

有衝突和矛盾的，他說國內有些人士想與我再見

面，我再次拒絕，我說我不希望任何人與我談論

應該如何去做節目，並且回謝他們的關心。 
 
我與這位朋友相交多年，我深知他一定會更進一

步安排在北京的領導階層與我見面，因為他曾經

多次提過安排去見新一代的領導人，但是我說我

在香港已經不參政，沒有理由去和他們見面。 
 
各位議員，你們都知道英文中國日報刊登點名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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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來狠批我，說我言論踩過界，違反本身人大的

角色，對這篇文章，我亦向中方官員查問過，得

到的回應這只是讀者來函，但我知道已經發生什

麼事了。最近，我收到強烈的中央訊息，英文中

國日報那兩篇文章不是中央的意思，我有足夠的

理據相信這是事實。 
 
5月 18日晚上 10時半，我收到一位自稱是前中
方官員姓陳的先生的電話，他說現在已經退休是

一位客藉教授，他說我們多年未見，現在他身在

香港，有事想找我談談。他表示多年前，有一次

參加一個時裝表演，那次的大會司儀就是我的女

兒，我與太太也是坐上客，他說坐在我太太旁

邊，他說我太太很賢淑，還說我女兒很漂亮，英

文很流利，他對她們都留有深刻的印象。我聽了

他說這些話以後，我就問他來電是不是想說我太

太與女兒的事！我說太夜了，明早要做【風波裡

的茶杯】節目，究竟你有什麼話想說？他說他知

道我做節目，他一場來到香港，就是想找我談

談。其實，我對這位陳先生沒有任何印象，亦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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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單憑他在電話中的對話就知道他是不是前

中方官員，他當然知道我是【風波裡的茶杯】的

主持人，但是他為什麼要約見我呢？講完電話之

後，我在考慮除了我國內有密切關係的朋友之

外，我相信陸續會有很多人來找我談談，我到底

能夠拒絕幾多次？我又是否可以推卻什麼層次

的人都不見呢？他們想約見我肯定想影響我做

節目主持，以前已有這種經驗。去年 7月前後，
當我暫代為【風波裡的茶杯】的主持人時，已有

多位人士向我表示不滿，甚至於要我改變做主持

人的風格。這夜經過很多小時的詳盡考慮，我不

想跟任何人談論如何做節目的事，我知道我不可

能改變我做節目主持人的風格，如果改變就對不

起商台同香港的聽眾，所以，我決定辭去【風波

裡的茶杯】的主持，這也是我請辭的主要原因。

當然，我有其他要考慮的因素，但那些都是次要

的。 
 
統戰部長劉延東講得好，講得對：家和萬事興，

家和萬事興是我國古人留給後代的治家格言，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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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需要有溝通、有理解、有包容，中國這個大家

庭的主持人在北京。我想請問為什麼在這議事堂

中有好多位是香港人選出來的議員，他們沒有回

鄉証，不能去祖國看下國家的發展情況，或者去

北京溝通呢？我們大家庭的主持人到底理唔理

解香港人對民主的訴求？理唔理解到民主並非

港獨？理唔理解到香港人想投票選我們的領導

人？中國有句古語「丞相肚裡可撐船」，我們大

家庭的主持人難道不能包容不同的聲音，甚至謾

罵，鄧小平不是講過中國共產黨不怕人罵，中國

共產黨是罵不倒的嗎？現在香港出現了自從

1978 年我參政以來從未見過的嚴重社會分化，
我希望我們大家庭的主持人辦到正如劉延東部

長所講「家和萬事興」，並非採取「非友即敵」

的鬥爭手法，最終會攪到「家散人亡」。中國官

員跟我說現在可以返去做【風波裡的茶杯】主持

人，我不想一而再、再而三碰到同樣的遭遇，沒

有人可以告訴我如何做節目，如果係，我情願不

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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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，我希望向傳媒的朋友說幾句話：我參政時

間比較長，有很多位在 10多 20年前還是前線記
者的朋友，有些是我親密戰友張鑑泉的記者朋

友，當年鑑泉坐在我隔離，時間過得好快，鑑泉

已經過世十一年了，真係人生幾何？這班前線記

者到了今天已躍升為各大傳媒的主編、總編輯或

社長，當我見到他們服務的機構在我做【風波裡

的茶杯】的主持人的時候對我作出大肆的評擊，

我只想他們知道，多年以來，他們應該很了解我

的為人與處事作風，我亦不會因此而不當他們是

我認識多年的朋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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